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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我和一同事用工作餐时袁我端上了从家里带来的南瓜
汤袁色泽金黄袁浓郁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袁同事尝后便赞不绝
口袁直夸这南瓜是极品遥

确实袁这南瓜汤的口感细腻柔滑香甜袁仅是简单水煮袁不需添
加任何调味品袁 就会将南瓜原本的清甜与绵密完美地展现了出
来遥 同事好奇地追问这南瓜的出处钥 野是自家种的袁不过从育苗到
成熟袁都是我邻居石琴帮忙照料的遥 冶我话刚落音袁以往邻里之间
那些充满善意的点点滴滴袁 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海中不断浮
现遥

这一碗热气腾腾尧香气四溢的南瓜汤袁装着的不仅仅是南瓜
本身的香甜袁更是邻里之间那浓得化不开的深厚情谊遥

我家位于头厂村的中心地段袁村党群服务中心东侧袁是一栋
刚建不久四层高的商品房袁整栋楼向阳而立袁屋前有一片宽敞的
场地袁场地的尽头是大路尧树木和河流袁它们并列向东西方向延
伸袁风景十分优美袁和周边的村庄相比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遥我家在
此购买了一楼的一间房和二楼的一套房袁从此袁我先后结识了新
一轮的邻居们遥

石琴袁全名徐石琴袁是位五十出头的农村妇女袁是我刚搬到新
家认识的第一位邻居遥她家是最早住进这栋楼的袁我家紧随其后遥
虽然我们两家都在二楼生活袁但因不在同楼道里进出袁所以平时
碰面的机会并不多遥不过袁又因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袁最初只是在阳
台处偶然碰到时双方打个招呼袁后来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袁彼此
渐渐熟悉起来袁关系也变得亲近了许多遥

我虽生长在乡村袁但由于职业的原因一直疏离农事袁家里也
很少有自己种的土特产遥 石琴和我完全不同袁她在农事方面简直
就是个野高手冶遥 不管是小菜园里种的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袁还是
农田里的那些庄稼袁在她的精心照料下袁全都长得生机勃勃遥

一开始袁她总是热心地询问我对食用农作物的喜好袁比如那

些瓜类尧豆类尧五谷杂粮等等遥 只要我稍微表现出一点喜欢袁她就
会毫不犹豫地慷慨相赠遥

时间久了袁石琴对我的喜好了如指掌遥 她知道我对南瓜的口
感很挑剔袁所以每年挑选南瓜种子的时候都格外用心遥 种出来的
南瓜软糯香甜产量高袁每年她都会专挑好吃的送给我遥

今年夏天袁 我家门前路边的那片树林承包到期被砍伐了袁于
是空出了一席之地遥 因为我平常不在乡村生活袁所以她在我毫不
知情的情况下袁先把那块地里的草除了袁然后种下了一株南瓜苗袁
之后施肥浇水袁精心照料遥 日子一天天过去袁南瓜藤蔓疯狂生长袁
开始开花结果袁最后袁十多个圆润饱满成熟的南瓜遍布在藤上野睡
熟冶袁这时袁她便催促我赶紧把成熟的南瓜都收回家遥

搬着这些饱含着一片心意的南瓜袁 我心里感觉暖烘烘的袁这
每一勺南瓜汤里袁都弥漫着纯朴的邻里情遥 这种真情没有丝毫功
利心袁远离尘世的喧嚣袁就好像冬日里的炉火一样袁虽然不会耀眼
夺目袁但却能实实在在地温暖到人的心底遥

我家一楼紧邻着的是梁五婶家袁她勤劳善良袁待人热忱遥我偶
尔回家碰面时袁她总会往我手里塞一些农产品袁而且还多次主动
帮我家收干捡潮袁像晒萝卜干这样烦琐的活儿袁每次都是她全程
帮我包办遥

住在三楼的顾四婶也很暖心遥 有好几次我忘记关门袁或者是
忘了拔钥匙就出门了袁她总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我袁要么帮我把
门关上袁要么帮我把钥匙收好袁让我无后顾之忧遥

我时常会想袁在现代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袁每个人都为了生
活奔波忙碌袁常常是自顾不暇袁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好像也被无
形地拉大了遥 还好我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小天地里袁守
着这份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的邻里情谊袁即使在寒风凛冽的冬
天袁我的胃和心都能感受到这份真挚的温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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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袁院子里的落叶明显增多袁扫之不尽遥 除却正由
黄转绿的果仍被细条抓住存留外袁 春时总爱最早萌动生
发的贴梗海棠枝丛袁叶已一片不留遥

野秋花惨淡秋草黄袁耿耿秋灯秋夜长遥 已觉秋窗秋不
尽袁那堪风雨助凄凉浴冶于此难挨的深秋风雨之夕袁曹公让
独守窗边的多思多情又多才的黛玉袁作出这首凄楚的叶秋
窗风雨夕曳遥但是紧接着袁仁慈的他袁又特意安排这样一个
情节院丫鬟忽报宝玉来了遥 宝玉披蓑戴笠出现在她面前袁
甫一进门袁即发出如此三问院野今儿好了钥 吃了药没有钥 今
儿一日吃了多少饭钥 冶一面说一面摘笠脱蓑袁忙一手举起
灯来一手遮着灯光袁向她脸上照了一照袁觑着眼细瞧了一
瞧袁笑道院野今儿气色好了浴 冶

多么暖的画面袁多么暖的情意浴可被这样牵挂尧体贴尧
怜惜的生命袁即便短暂袁也不孤独袁不凄寒遥 读它袁暖意不
由也从心底生起袁悄悄渗向唇边尧眼角与眉梢遥 这寒浸浸
之大背景里的小小一抹暖融融袁使宝黛所在的小说袁使我
身所在的现实生活袁尽显起伏跌宕之美好遥

深秋再往深处走袁便是全然交由野寒冶来主宰的萧寂
之冬遥此时这袭向人体的野寒浸浸冶之意袁已足够使人重又
觉出野暖融融冶之亲切与可爱来遥 比如袁宝黛暖融融的情

意袁猫暖融融的身体袁你暖融融的笑容袁我暖融融的记忆袁
面前粥碗里袅袅升起暖融融的雾气遥

新稻米快要上市了遥 新米粥暖融融的雾气从记忆里
浮起遥 中学住读时袁学校有秋假安排袁稻谷成熟时集中给
出几天假让学生回家帮父母秋收遥走在秋日田垄间袁四望
一派金黄袁收割的尧捆扎的尧运送的尧打谷的尧摊晒的噎噎
所见皆是紧张忙碌的景象遥 孩童则在堆成小山的垛里爬
上爬下追逐玩耍袁 有的被阳光与稻秆暖烘烘的气息熏得
进入甜美梦乡遥再怎么忙袁那时母亲还是赶着用新打出的
稻米煮粥给家人遥 旺火将大铁锅烧开袁揭开锅盖袁蒸腾的
热气中用勺子轻搅不停冒泡泡的米汤袁 并将勺微微扬起
又倾下袁余火稍焖煮袁再揭开锅盖的时候袁香味四散袁粥已
黏稠袁并泛出微微的绿光袁仿佛深蕴在每粒米里的初春气
息重又醒来遥我以为这是天底下至简又至上的美味遥吃这
粥袁曾撑到肚痛遥

我站在射阳河畔袁 注目被母亲河温柔拥抱的金色稻
田袁稻穗饱满袁稻浪千重袁看见听见的袁都是丰收富足的喜
悦袁投入千门万户的柔情袁和步往大江南北的豪迈遥 我来
到鹤乡菊海袁车马声喧袁笑语晏晏袁我在色彩与气味的海
洋里沉浮袁久久不愿离开遥

不经意间有缕桂香掠过遥 今年的深秋来得甚是急迫袁
接连高温后的两三日风雨袁 将浅秋一下子拉到秋的最深
处遥 今年的桂花开得也迟了些袁开在秋的尾声部位遥 桂的
香是最温柔的指袁经由它的抚摸袁会觉得袁生活里的所有
不如意都可原谅遥但我没有寻踪觅迹袁何必定要弄明白这
偶然经过的香息出自哪棵树哪朵花呢袁 好好领受它有心
或无意的好袁已足够遥

清早袁在千鹤湖边袁细密的绿草丛缀着晶莹闪烁的繁
露袁蜿蜒的木栈道上铺着层薄又轻的白遥 也是那个清早袁
一缕又一缕柔白的雾袁自西岸半枯黄的苇丛里不绝生出袁
循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湖面袁向着东岸袁仙女裙袂般袅袅
婷婷地游移遥 独立湖畔袁注目漫湖流动的雾袁恍若置身于
仙境遥露气尧霜气尧雾气结合着草木的吐息袁融汇为一日之
始时的新鲜清冽气息袁 于一呼一吸间沁入我的肌体与血
液袁带给身心无比的愉悦舒爽遥 深秋之美袁在赤橙黄绿青
蓝紫袁亦在这给人以重生之感的薄寒而美好的气息里遥

秋收袁冬藏遥 就让繁盛时节的记忆随黄叶一同回至根
部袁化作泥土来温暖滋养疲倦的大地袁就像经历过种种磨
砺之后袁依然在心底对生活怀有不竭的深深爱意遥

秋收冬藏
鲁声娜

1980 年冬天袁刚满二十
岁的我在经历两次高考失
利后袁怀着懊悔尧自责尧无奈
的复杂心情袁 来到海堤堆
外尧大喇叭港北尧运粮河南
的射阳县对虾养殖公司打
工遥 当时还通过求亲拜友才
能进这家单位的袁由于我是
海通人袁所以就被分配到海
通分场袁从此度过了一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袁历经了那年
冬天的第一场雪遥

在这一望无际的茫茫
滩涂上袁我满腔热忱怀着憧
憬和希望热血沸腾遥 上班第
一天我就被通知到射阳河
闸东南 2 公里的拦河坝外
滩装运柴草袁虽然穿着一身
干净的衣服袁但肩扛百十斤
重的柴捆子袁脚踩半烂不硬
的草滩地袁 还要爬 30 米长
的海堤坡袁半天下来精疲力

尽袁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和芦花遥中午随着
运柴的东方红拖拉机来到场部袁 映入我眼
帘的是三大间篱笆墙尧 茅草苫的房子光秃
秃的耸立在荒滩上遥 屋内是几排 野罱泥垡
头冶垒起的床铺遥 由于我是后来的袁只好将
被子尧行李等安放到墙角最不显眼的地方遥

我当时错误地认为袁 既然是对虾养殖
场袁那就是喂喂料尧看看水情尧测测水质袁谁
知这里却是一片荒凉遥 面对正在开发建设
的对虾养殖场袁我没有退缩袁满怀信心和大
伙儿奋战在一起遥 当时我们海通分场共有
20 多人袁有场长尧副场长尧会计尧保管员尧工
程员尧拖拉机驾驶员尧司务长尧炊事员等等袁
有岗位职务的占到一半遥虽然干部多尧行政
人员多袁但大家吃住在一起袁一起干活遥 那
年冬天我们主要任务是砌场房袁 每天从事
的工作是开沟挖墒夯屋基袁扎柴把袁跟瓦匠
师傅做小工袁拎灰桶尧搬砖头尧替瓦片袁工作
时间不分早晚袁 常常是满脸灰沙只剩两只
闪现的眼睛袁汗水在脸上流淌袁留下一道道
弯弯的痕迹遥

在滩涂里生活最困难的要数饮用水遥
正常情况下场里用拖拉机到 3 公里开外的
海堤西侧伏堆河里运水袁 而一旦拖拉机外
出运物资时袁 吃水只好由工人们用自行车
驮着两只水桶到内河里运水遥 平时刷牙尧
洗脸尧洗脚等不得用淡水袁只能用刚开挖不
久的沟河里的淋碱水遥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袁两排共 12 间红
砖红瓦结构的场房建成了遥临近春节时袁冬
天里的第一场大雪降临了袁 大风刮掉了临
时居住屋上的茅草袁芦笆墙隔不住雪袁大伙
儿纷纷将被褥尧衣物搬到新场房里袁虽然没
有床袁就用茅草铺在屋内地面上袁过上了睡
地铺的日子袁 但比芦笆墙茅草苫的房屋里
暖和多了遥 屋外白皑皑的积雪袁 水电路不
通袁我们过上了柴草薪火煮干粮的生活袁无
知无畏遥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袁 那年冬天的第
一场雪是对我走上社会的考验袁 虽然由于
种种原因袁我未能在对虾养殖场立足袁但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袁 那年冬
天的第一场雪永远铭记在心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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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一路走来坎坎坷坷袁 有过快乐也有失
落噎噎我已不是当年的我袁我退出江湖不再
漂泊噎噎冶我走出市民中心大门袁望着印着
吉祥如意的野敬老卡冶袁不知怎的袁脑海随之
飘来这么几句歌词遥

前几天袁妻子和我说袁65 岁可以办免费的
公交卡了袁让我抽空去办下遥 我应允着遥

来办卡的人不少袁两个窗口都排着长队袁
我索性坐下来等着遥 办好卡的老人们眉开眼
笑袁连夸政府为他们着想袁办了件实事袁将免
费坐公交车的年龄从 70 岁提前到 65 岁遥 我
请一位老人让我看了办好的卡袁野敬老卡冶三
个字赫然在目袁尤其那个野老冶字十分刺眼遥 我
也成享受免费坐公交车的野老人冶了钥 我惊愕遥
我怀疑起自己的年龄来了遥

以前袁我偶尔乘坐公交车时袁发现许多老
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牌子袁 上车刷下牌子就行
了袁 不用交钱遥 我哪里想到袁野初闻不知曲中
意袁再听已是曲中人遥 冶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开
始享受老人待遇了遥 60 岁领退休证时袁我竟
没有这样的感受遥 我的邻居也办了野敬老卡冶袁
他和我说他不想用这卡袁原因是每次乘公交刷卡后袁车内喇叭
里就喊出野老人卡冶袁听后心里总感到酸溜溜的不是滋味遥 我不
以为然袁反而觉得越老越吃香袁越老越值钱了遥 这不袁不但乘公
交车享受免费待遇袁就连市区各大景区景点都免费畅游遥 有的
5A 级景区一次门票就要 150 元袁现在分文不收袁只要有兴致袁
天天都可以去看景尧观光尧健身袁甚是惬意遥 10 月份我到咸阳参
加全国奇石评级时袁顺便去武则天的乾陵看看袁当售票员看了
我的身份证后说袁不用买门票袁直接凭身份证到检票口就行了遥
望着检票员扬起的嘴角和尊敬的眼神袁我精神为之一振袁觉得
自己过了一回贵宾的瘾遥

野我已不是当年的我袁往后就混日子尧挨时间了遥 冶现实中袁
我们有许多老人有这样的想法袁对未来失去信心袁对生活失去
兴趣袁甚至有的人每天以酒解闷袁无所事事遥 有些领导干部袁因
在职时呼风唤雨尧风光无限袁退休后就心态失衡袁性格偏激袁看
什么事都不顺眼袁常发火来脾气袁有时还做出不理智的事遥 近期
在网上看到一个短视频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和一位年轻人在
高铁上因琐事吵了起来袁老人讲话居高临下尧盛气凌人袁小伙子
也得理不饶人袁气得老人一边要动手打他袁一边高声叫着院野要
在前几年袁我早把你抓起来了遥 冶看来袁这位老人在职时不是公
安系统就是政法战线上的领导袁俨然还以领导者自居袁要人尊
重他袁听他的话遥 殊不知袁现在的他已不是当年的他袁必须转换
角色袁适应环境袁放下架子袁低调做人袁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尊
重遥

野莫道桑榆晚袁为霞尚满天遥 冶野老骥伏枥袁志在千里遥 冶人总
是会老的袁但只要心不老袁不服老就行遥 老了并不意味着船到码
头车到站了袁而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遥 我国明代的著名小说家
吴承恩袁72 岁时才重新拿起笔袁续写叶西游记曳袁通过不懈的努
力袁终于完成了脍炙人口的叶西游记曳袁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的经典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袁1987 年就开始创建华为袁直到 34
年后袁年近 80 岁时袁才将华为打造成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商遥
事实说明袁年龄大了袁虽然增多了皱纹和白发袁但也增加了从容
和淡定曰虽然少了精力和体力袁但褪去了稚嫩和冲动袁积累了经
验和智慧遥 老年人袁只要心存高远袁有追求尧有毅力尧有决心袁照
样成就一番事业遥

野曾经的我也很洒脱袁也被很多人崇拜过遥冶这是歌词遥可当
年的我又是怎样的我呢钥 为了前途和理想我曾不懈奋斗袁终于
从乡机关的一个打工者袁成长为这个乡的乡长袁从一个农民蜕
变为国家公务员袁并从经济滞后的乡镇袁跻身人才济济的县政
府机关工作遥 几十年的工作袁收获了几十本奖励证书袁有县组织
人事部门的嘉奖袁更多的是受到县委尧县政府的表彰奖励袁还有
两次获得市政府的表彰遥 一路汗水一路歌袁进取拼搏是根本遥

野如今的我袁不再逞强争论什么遥 冶默默学习散文写作袁几年
来袁有数百篇散文作品被报刊和网络平台采用袁出版了两部散
文集袁自己也先后被盐城市作家协会尧江苏省作家协会尧中国散
文学会吸收为会员遥 近年来我还挤出时间自捡奇石赏玩袁有三
件奇石作品在杭州石展中被评为一级作品渊金奖冤袁有一件作品
参加咸阳全国观赏石评级袁被野中国观赏石协会冶评为二级渊银
奖冤作品遥 老有所为尧乐在其中袁不为结果尧丰盈生活遥

过去的我袁收获了点滴成绩袁那是人生长河中的涟漪和浪
花袁如过眼云烟袁已成往事遥 现时在此列举袁不是显摆自己过去
的辉煌袁而是以此提醒告诫自己院我已不是当年的我袁激励自己
要以新的身份尧新的姿态尧启航新的征程遥

野盛年不再来袁一日难再晨遥 及时当勉励袁岁月不待人遥 冶我
已不是当年的我袁但要记得充满活力尧意气风发当年的我袁要壮
心不已袁确立新目标尧立足新追求袁力所能及做一些有益社会袁
有益自己身心健康的事袁珍惜光阴袁切勿蹉跎岁月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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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岁月不居袁时节如流袁转眼间袁2024 年的尾声已悄然
临近袁家乡的田野上袁虽不及北方那般银装素裹袁却也自
有一番宁静与祥和遥

村庄四周袁是连绵起伏的麦田袁这些麦苗仿佛也被元
旦的气氛所感染袁像是被注入了满满的能量袁挨挨挤挤在
微风中欢快地摇曳着身姿袁 仿佛在轻轻舞动迎接元旦的
到来遥

今年的元旦袁 老家的乡亲们更是非常的开心袁 因为
2024 年村里喜事不断噎噎那就是 1995 年建在地龙河上
的野书群渡桥冶已野脱胎换骨冶袁一座新桥已经建成通车袁两
辆小轿车可以并列前行遥 家乡的地龙河是在我们村流经
而过的一支主要河流袁野书群渡桥冶成为地理上的连接遥老
桥伴我们走过接近三十年袁对于我们村许多年轻人来说袁
是童年的欢笑袁青春的足迹袁归家的温暖遥 它的每一处都
仿佛诉说着往事袁承载着村民的情感记忆遥 特别记得袁拆
除的那一刻袁不少村民的心中难免泛起涟漪袁那是对过去
时光的怀念袁对那份纯真与简单生活的向往袁老桥虽去袁
但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连接袁 更是一种
精神上的纽带袁 提醒我们不忘初心袁 珍惜那些曾经的美
好袁一条老河袁一座旧桥袁一段历史袁一份情怀遥 如今旧桥
已拆除袁原址上重建新桥遥在村民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
烙印袁留给岁月的记忆遥 今年元旦还有一件喜事袁那就是
村部东侧的辉北路四中沟到二中沟两公里路面加厚袁平
坦的路袁宽阔的路袁崭新的路袁折射的是变迁袁实现的是梦
想袁通向的是幸福浴

元旦前夕袁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遥男人们忙着检

修农具袁准备新一年的耕作曰女人们则围坐在灶台前袁一
边拉着家常袁一边置办年货遥尤其是我老同学王贵生的年
糕加工作坊袁是热气腾腾扑鼻香袁笑声飞扬袁这是藏在记
忆深处年的味道遥轻轻按了按年糕袁感觉柔柔的尧暖暖的袁
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厨房里等着吃年糕的情景遥
老家的孩子们则是最快乐的袁他们在村头巷尾奔跑嬉戏袁
不时地爆发出欢快的笑声遥 再看那袁 村部南侧的农庄上
2025 年元旦尧春节即将到来袁村里的正堂尧书高尧白成等
油坊忙得不亦乐乎袁他们亲手压榨油菜籽袁感受着原生态
的醇香遥 看着油菜籽在压榨下慢慢出油袁 那香气让人陶
醉遥再听袁压榨机轻轻唱着古老的歌谣袁吐出金黄的液珠袁
象征着好油的诞生和新年的吉祥遥

随着夜幕的降临袁村庄逐渐安静下来遥 但这份安静并
非沉寂袁而是一种蓄势待发的平静遥 家家户户灯火通明袁
映照着人们喜悦的脸庞遥大家围坐在一起袁吃着丰盛的晚
餐袁谈论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袁也畅想着新一年的美好
愿景遥

在乡下老家袁元旦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袁更是一个团圆
的象征遥这一天袁人们无论身在何方袁都会尽力赶回家中袁
与家人共度这个重要的时刻遥 对我来说袁也是一样袁因为
那里有生我养我依然健在的老母亲遥 这种对家乡的眷恋

与重视袁是家乡人民淳朴民风的真实写照遥
除了家庭团圆外袁 元旦还是展示农村文化的大好时

机遥村里会组织各种庆祝活动袁如舞龙舞狮尧玩湖船尧跳广
场舞尧唱大戏等遥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袁也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遥尤其是家乡的广
场舞野明星冶王贵平袁忙得不可开交袁每天晚上带领朱海霞
等舞伴天天排练玩湖船以及广场舞等新节目袁 迎接新年
的到来遥

站在新的起点上袁老家的人民怀揣着梦想和希望袁踏
上了新一年的征程遥 他们坚信袁在勤劳与智慧的引领下袁
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美好遥 而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袁 也正是元旦这个特殊时刻所赋予他们的力量与
勇气遥

如今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袁老家也在不断
地发生着变化遥但无论岁月如何更迭袁元旦这个传统节日
所蕴含的团圆尧喜庆和祝福的意义却始终不变遥它像一根
纽带袁紧紧连接着老家农村人民的情感与记忆袁也见证着
这片土地上的繁荣与变迁遥

在这个喜庆的元旦之际袁 让我们共同祝愿老家的明
天更加美好浴 愿勤劳善良的老家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收获
满满尧幸福安康浴

老家的年味
张建忠

近来推着年迈的老爸在农场各个小区间转悠袁 忽然发现
农场许多楼梯口以前司空见惯的电瓶车少了许多袁 与居民们
在一起聊天时才知道袁 一方面是农场社区网格员们在宣传电
瓶车停放楼梯口的风险隐患袁并加强秩序管理曰另一方面袁也
是农场居民被电视上尧 抖音里或安全警示教育片上看到了真
实案例袁让大家在揪心的同时袁也引发了我们自己该怎样来停
放电瓶车的思考遥

多年来袁电瓶车悄然穿梭于农场各条道路上袁成为许多人
上班尧购物和走亲访友出行的亲密伙伴遥特别是它轻便又不占
多大地方的便捷袁风里来袁雨里去袁驮动着每个人的生活琐碎
与梦想遥然而袁农场的治安好了袁居民的素质高了袁也是人们更
图省事的心理袁每当开开心心地骑着电瓶车回家时袁随手就将
电瓶车安置在了楼梯口袁这样上上下下都很方便袁自然袁人们
在图省事的同时袁一场关于安全与消防通道的隐忧袁就此在静
谧中滋生遥

楼梯口袁那本该是生命的绿色通道袁是灾难时希望奔涌的
方向遥 它狭窄的空间袁承载着邻里匆忙的脚步袁孩童纯真的欢
笑袁老人蹒跚的踱步遥 可一辆辆横亘在楼梯口的电瓶车袁却如
突兀的巨石袁挤占着有限的通道袁让原本畅行无阻的脚步变得
磕绊袁一是如果有急事来临袁人群疏散的速度将被拖慢袁每一
秒的延迟袁都可能是危险的靠近遥何况多次电瓶车自燃的火灾
事故袁让它更是如同安在楼梯口的一颗野定时炸弹冶袁一旦老
化尧短路袁星星火花便能瞬间引燃周围的杂物袁塑料外壳会在
高温下扭曲尧融化袁滚滚浓烟将以惊人的速度吞噬整个楼道遥
更令人害怕的是袁人们不但出不了楼梯口袁而且整个楼道以上
的住户皆会沦为火舌舔舐的对象袁而楼上楼下熟睡的人们袁或
许还懵懂不知袁危险已破门而入遥那刺鼻的气味尧灼人的热浪尧
浓浓的黑烟袁会在须臾间将安宁化为乌有袁徒留满目疮痍与无
尽悲痛遥

现在让我高兴的是袁 我们农场还没有发现电瓶车自燃的
事故袁而且农场的管理者们袁又未雨绸缪袁用教育的尧警示的尧
管理的方式清空着楼道袁守卫着安宁遥同时农场还以建电瓶车
充电棚尧多建停车库的形式袁让电瓶车有了栖息之所袁化解了
这潜在的危机遥

如今袁我推着老爸随意地进出着楼梯口袁还时常与大家交
谈着袁看着这光洁的楼梯口袁不仅环境宽松袁心里也温馨遥唯有
大家以友爱和安全之心袁 一起守护生命中那些平凡而珍贵的
日常袁让安全之光袁才能永恒长明遥

楼梯口的“变迁”
刘春香

通江连海铺就幸福坦途 盛诚 摄


